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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2018年和2020年的全国县级面

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揭示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 数字乡村建

设通过劳动收入提升、工作稳定性增强与社会保障改善三维驱动效应，显著提升青年就业质量；(2) 分
维度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增收与保障效应最为突出，生活数字化拓宽了增收渠道，治理数字

化虽提升稳定性但加剧部分青年工作强度，经济数字化则尚未形成显著影响；(3) 异质性分析显示，该

效应在男性、18~30岁群体及西部地区更显著。据此提出，政策设计需强化数字基建与多维度协同发展，

实施差异化策略，从而释放数字乡村建设的人才红利，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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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glob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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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employs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8 and 2020 in China 
and applies a fixed-effect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mechanism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on youth employment qua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youth employment quality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driving effects—increased labor 
income, improved job stability, and enhanced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2) Dimension-specific anal-
yses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xerts the most prominent income-boosting and 
security-enhancing effects, while lifestyle digitization broadens income-generating channels. Gov-
ernance digitization improves job stability but intensifies work intensity for some youth, and eco-
nomic digitization has yet to yield significant impacts;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stronger 
effects among males, individuals aged 18~30, and those in western reg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olicymakers should strength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ster multi-dimensional synergies,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o unlock the talent dividend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reby providing sustainable impetu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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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国

自 2019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发布以来，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根

据农业农村部收集数据，截至 2023 年，我国农村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2.5 万亿元，数字技术对农业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 10%。同时，《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继续推进乡

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其中青年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青年作为数字技术的天然亲近者

与创新实践主体，其技术应用能力与职业发展活力直接关系到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 
然而，乡村青年群体就业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一是传统乡村就业岗位存在技术含量低、收入不稳定

等质量瓶颈；二是乡村数字经济产业链条尚不完善，本地化就业机会与青年职业预期存在落差；三是人

才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不全，加剧了青年“留不住、用不好”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青年就业质量的协同发展机制，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

题：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系统的过程中，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如何？ 

2. 文献综述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数字乡村定义为伴随网

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 
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驱动力，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关于数字乡村的赋能路径研究。杨发祥等人在研究中指出，数字化改革已

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全新引擎，技术赋能构成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价值导向[1]。数字乡村

建设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2] [3]，还有力地驱动了数字农业等的发展，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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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助力[4]。其二，关于数字乡村的综合测度指标的研究。张鸿等引入数字乡村发展就

绪度的概念，构建了包括宏观环境、基础设施支持、信息环境等的数字乡村指标体系[5]。此外，农业农

村部信息中心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设计了包括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乡村治理信息化等 7 个一级指

标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而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张广胜等学者提出根据工资议价理论，当劳动力

市场存在较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时，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会因就业选择的增加而得

到提升，其就业质量也得到提升[6]。从就业机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催生出数字农业、电子商务等

新兴产业形态[7]。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就业市场规模，还增强了就业的灵活性。同时，数

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等方式，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8]，创造出更多高质量、高收入的就业岗

位，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9] [10]。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角度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拓宽了其学习渠

道。在线学习提高了知识获取的便捷性与可得性，突破了单纯依靠学历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局限[11]。在

线技术咨询以及远程培训等服务平台，大大提升农民工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操作能力[12]。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在数字乡村建设领域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也已有学者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

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但专门针对乡村青年的研究较为稀缺。乡村青年在就业观念、职业技能和社会网

络等方面与传统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其作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业质量的提升对乡村可持续发展

意义重大，亟待后续研究关注。此外，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青年就业质量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尚不

够系统深入。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系统对乡村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充分的实

证研究。未来研究可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两者内在联系，为提升乡村青年就业质量提供更

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地区催生了大量新模式、新业态，为吸引青年人才返乡成为“新农人”创造了

有利条件，提升青年就业质量。作为涵盖工作条件、收入水平、职业发展等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13]，

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工作条件优化、经济报酬增长、职业发展拓宽及工作稳定性增强四大方

面。这一提升依托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四维度实现。

首先，数字乡村通过 5G 网络、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吸引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向乡村延展，创造高附

加值岗位，提升青年经济报酬，同时青年可以通过在线平台低成本获取技能培训，提升数字素养，提升

了岗位匹配精度和职业议价能力，拓宽青年职业发展道路[14]；其次，乡村经济数字化促进了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农业全面深度融合，提高务农青年的收入，同时催生出了农村电商、智慧物流等新兴产业[15]，

构建了新型劳动力市场形态，为青年提供更多职业选择；再次，乡村数字化治理通过政务 App 精准匹配

劳动力供需信息，降低摩擦性失业风险，增强青年工作稳定性，同时政策透明化帮助青年更高效地获取

信息资源，间接提升经济报酬；最后在乡村生活数字化方面，数字医疗降低青年因疾病导致的就业中断

风险，保障青年工作稳定，同时数字生活服务以信息化为依托，为青年提供生活便利，改善了青年工作

条件。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说 H1：数字乡村建设能有效提升青年就业质量。 
基于上文分析以及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框架与中国农村青年就业特征，本研究将就业质量分

解为以下四个核心维度：劳动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及社会保障。第一，数字乡村的建设推动了

数字农业等新业态发展，降低了创业门槛，并通过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传统农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创造了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拓宽了青年收入来源，增加了劳动收入[16]。第二，数字乡村内的新就

业形态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相对灵活，青年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工作；此外，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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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应用，将青年从重复性、高风险的体力劳作中解放，缓解工作压力，降低工作强度[17]。第三，数

字乡村的线上数字平台将用工需求与青年劳动力供给数据进行匹配，有效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摩

擦性失业[6]；此外，农村电商和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减少短期失业风险，进而增强青年工作稳定性[18]。第四，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

抓手，增强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能力——尤其在医疗、保险领域[19]；同时，在线参保服务简化

参保流程，使青年能够便捷地接入社会保障网络[20]。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假说 H2a：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提高青年劳动收入水平。 
假说 H2b：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降低青年工作强度。 
假说 H2c：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增强青年工作稳定性。 
假说 H2d：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为青年提供社会保障。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多层级数据整合分析框架，其中宏观层面数据源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阿里研

究院联合编纂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CFPS) 2018 年和 2020 年的调查数据库，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 基于家庭唯一标识码实现家庭数据

与成人数据的匹配；2) 根据家庭所在地完成数字乡村指数的对应匹配；3) 参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

龄的划分，选取 18~44 岁的青年样本；4) 剔除年劳动收入低于 5000 元[21]与存在逻辑错误、关键信息缺

失和数据异常的样本，并对连续型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共得到 2605 个青年的 2018 年和 2020 年平衡

面板数据。 

4.2. 变量定义与描述 

4.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青年就业质量。借鉴目前学术界常见的做法[22] [23]以及 CFPS 调查问卷的设

计，本文选取劳动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四个客观维度测度乡村青年就业质量，具体

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本文的青年就业质量综合指数采用熵值法构建，即将上述 4 项指标标准化处理

后进行客观赋权并合成，以综合反映被访青年的就业质量。 

4.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乡村建设。鉴于政府主导的数字乡村建设投入难以直接观测，本文采用

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与阿里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该指数以县域作

为基本单元，整合了阿里巴巴集团及旗下伙伴业务数据、国家统计资料及网络爬取数据等多源信息，构

建了包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 4 个一级指标(下设 12
个二级指标)的评估体系(详见表 1)。指标权重通过专家打分确定，经标准化处理后由下往上逐层加权合

成总指数，其测度结果已在数字乡村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为确保核心解释变量

与被解释变量在量纲上的可比性，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24]，将数字乡村指数除以 100。 

4.2.3. 控制变量 
为了有效观测公共服务平台化对于乡村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还需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本文主要

从青年视角出发，选取 5 个控制变量：a) 性别；b) 年龄；c) 婚姻状况；d) 健康状况；e) 家庭人口数。

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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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数字乡村建设指标体系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指数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0.27) 

信息基础设施指数(0.30)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指数(0.30) 

数字商业地标指数(0.20) 

基础数据资源体系指数(0.20) 

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0.40) 

数字化生产指数(0.40) 

数字化供应链指数(0.30) 

数字化营销指数(0.20) 

数字化金融指数(0.10) 

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0.14) 治理手段指数(1.00) 

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0.19) 

数字消费指数(0.28) 

数字文旅教卫指数(0.52) 

数字生活服务指数(0.20) 

注：括号内为各指标权重。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收入 过去 12 个月每月主要工作的税后工资性

收入并取对数 7.86 0.69 6.03 9.28 

工作强度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54.57 16.98 5.00 98.00 

工作稳定性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 = 1；否 = 0 0.49 0.50 0.00 1.00 

社会保障 工作是否提供失业/生育/养老/医疗/工伤

保险是 = 1；否 = 0 0.46 0.50 0.00 1.00 

数字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指数 57.24 12.10 22.58 106.55 

性别 1 = 男；0 = 女 0.56 0.50 0.00 1.00 

年龄 被调查对象实际年龄(岁) 32.34 6.46 18.00 44.00 

婚姻状况 1 = 在婚/同居；0 = 未婚/离婚/丧偶 0.77 0.42 0.00 1.00 

健康状况 1 = 不健康；2 = 一般；3 = 比较健康；

4 = 很健康；5 = 非常健康 3.41 1.03 1.00 5.00 

家庭人口数 家庭实际人口数量(个) 4.85 2.02 1.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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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是否有提升作用，本文进行如下模型构建， 

0 1ijt jt ijt pj t ijtemployment digital controlα α β µ ν ε= + + + + +                     (1) 

上述模型中，i 为被调查乡村青年编号，j 为被调查乡村青年所在区县编号， ijtemployment 代表在区县

j 乡村青年 i 在第 t 年的就业质量， jtdigital 代表青年所在区县 j 在 t 年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ijtcontrol 为

控制变量集合， 0α 为常数项， 1α 为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β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pjµ

为控制省域层面的地区固定效应， tν 为时间固定效应， ijtε 代表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内在路径，本文对就业质量的各分项指标分别拟合

模型，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具体影响。在各分项指标中，由于工作稳定性和社会

保障为二分变量，本文使用如下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 

( ) ( )0 1Pr _ 1ijt jt ijt pj temploy var digital controlγ γ δ µ ν= = Φ + + + +                  (2) 

其中， _ 1ijtemploy var = 代表就业质量分维度指标，包括工作稳定性( _ ijtemploy stability )和社会保障

( _ ijtemploy security )， 0γ 为常数项，1γ 为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程度，δ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其他变量定义与前文相同。 

5. 实证分析与检验 

5.1. 实证结果 

在基准回归分析中，我们使用数字乡村建设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1 仅考虑了固定

效应，模型 2 则在模型 1 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多维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均被考虑

的情况下，数字乡村建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假说 H1得以验证。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青年就业质量 劳动收入 工作强度 工作稳定性 社会保障 

(1) (2) (3) (4) (5) (6) 

数字乡村建设 
0.15*** 0.14*** 0.84*** 0.10 0.94*** 0.83* 

(0.04) (0.03) (0.25) (0.18) (0.30) (0.44) 

常数项 
0.27*** 0.29*** −0.95*** −0.42*** 0.46* −0.64** 

(0.02) (0.04) (0.18) (0.14) (0.26) (0.31) 

观测值 2605 2605 2605 2605 2605 2605 

控制变量 N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adj. R2/伪 R2 0.052 0.072 0.152 0.066 0.027 0.035 

注：(1)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省级聚类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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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质量各维度中，数字乡村建设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提高了青年的劳动收入，通过数字技

术的应用，青年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假说 H2a得以验证；在工作强度维度，数字乡村建设并未

显著改变青年的工作强度；数字乡村建设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提高了青年的工作稳定性，且其在各

维度中影响最大，乡村数字化转型重构乡村工作环境，青年能够获得更稳定的工作机会，减少失业风险，

假说 H2c 得以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在社会保障维度的影响系数为 0.83，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年的社会保障水平，通过数字乡村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可能

得到改善，假说 H2d得以验证。 
本研究进一步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各维度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四个

分指标进行深入识别。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青年群体就业质量提升具有关键作用，

且其作用路径呈现显著分化。具体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但对工作强度与稳定性并未显著影响，反映出通信网络覆盖、智能终端普及等硬件投入，通过扩大保险

参保渠道、增强就业信息透明度，帮助青年群体突破非正规就业的福利保障瓶颈，并显著改善了就业者

的收入水平。 

在其余指标中，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劳动收入的正向效应在各分指标中最显著，表明农村电商、直播

带货等新兴业态的数字化渗透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此外，乡村治理数字化表现出双重效应：一方面显

著提升工作稳定性，如依托“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优化劳动合同管理降低了青年就业者的维权成本；

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政务数据管理复杂度上升加剧了部分青年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这提示数字化治理需平

衡效率提升与劳动保护的关系。反观乡村经济数字化的影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暗示当前生产端

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形成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可能受制于技术应用与劳动力技能的匹配不足。 
 

Table 4. The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regression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表 4. 数字乡村建设分维度回归结果 

变量 
青年就业质量 劳动收入 工作强度 工作稳定性 社会保障 

(1) (2) (3) (4) (5) (6)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8* 0.07* 0.37** −0.13 0.50 0.52* 

(0.04) (0.04) (0.17) (0.22) (0.41) (0.30) 

乡村经济数字化 
0.02 0.02 0.21 0.06 0.38 −0.09 

(0.04) (0.04) (0.19) (0.24) (0.43) (0.57) 

乡村治理数字化 
−0.02 −0.02 −0.18 0.25* 0.31* −0.33 

(0.02) (0.02) (0.19) (0.13) (0.16) (0.23) 

乡村生活数字化 
0.07 0.07 0.43** −0.08 −0.31 0.71 

(0.06) (0.06) (0.18) (0.34) (0.57) (0.57) 

常数项 
0.26*** 0.28*** −0.98*** −0.39** 0.41 −0.77** 

(0.02) (0.04) (0.17) (0.15) (0.35) (0.32) 

观测值 2605 2605 2605 2605 2605 2605 

控制变量 N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adj. R2/伪 R2 0.053 0.073 0.155 0.067 0.028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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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再估计。相较于平衡面板数据，

混合截面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样本个体固定带来的潜在偏差。表 5 中列(1)至列(6)显示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显著性水平及经济意义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上述结果表明，

研究结论对数据生成过程具有较强适应性，未因样本筛选标准差异而产生系统性偏差。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青年就业质量 劳动收入 工作强度 工作稳定性 社会保障 

(1) (2) (3) (4) (5) (6) 

数字乡村建设 
0.23*** 0.23*** 0.98*** −0.20 1.37*** 1.36*** 

(0.07) (0.07) (0.29) (0.28) (0.41) (0.38) 

常数项 
0.22*** 0.23*** −1.10*** −0.03 0.14 −0.73*** 

(0.04) (0.04) (0.22) (0.16) (0.20) (0.23) 

观测值 5038 5038 5038 5038 5038 5038 

控制变量 N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adj. R2/伪 R2 0.059 0.073 0.128 0.052 0.034 0.037 

5.3. 异质性分析 

5.3.1. 性别异质性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家庭分工中男性一般主要负责生产性事务而女性负责家庭内部事务为主[25]，据此本

研究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是否呈现性别差异。回归结果显示(表 6模型 1~2)，
数字乡村建设对各性别群体均有显著正向作用，然而对男性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0.17，高于女性

组的 0.10。可能原因是传统性别分工导致女性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限制了其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

性使用，此外男性更易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技术型岗位，而女性多集中于低附加值线上服务领域。 

5.3.2. 年龄异质性分析 
为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不同年龄层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青年划分为 18~30 岁

和 31~44 岁两组，分别拟合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表 6 模型 3~4)，数字乡村建设对 18~30 岁青年群体的就

业质量提升效应更为明显，具有 1%的正向显著影响，而对 31~44 岁群体并未显著正向作用。这表明，数

字乡村建设对年轻乡村青年的就业质量改善具有更强促进作用，这一差异可能源于更年轻群体对数字技

术的适应性优势。18~30 岁乡村青年普遍具备更高的数字素养，能更高效利用数字乡村建设获取就业信

息、参与技能培训，从而突破地域限制实现高质量就业；而 31~44 岁群体处于职业发展中期，其既有的

工作模式与知识体系形成路径依赖，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组织变革需要支付更高的学习成本。 

5.3.3. 区域异质性分析 
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回归结果显示(表 6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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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其作用系数在西部地区达到 0.17 且在 1%水平高度显著，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和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的东部地区。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数字技术渗透特征的交互作用。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在“大开发”战略引导下，政府主导的数字基础设施下沉有效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显著提升了西部青

年就业机会的可及性和岗位薪酬水平；中部地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数字乡村建设助推本地

特色产业数字化，创造技术适配型岗位，对青年就业质量有一定影响；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因市场化程

度较高，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边际提升空间受限，导致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

用尚未显现。 
 

Table 6.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青年就业质量 

性别异质性  年龄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 

男性 女性  18~30 岁 31~44 岁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7) 

数字乡村建设 
0.17** 0.10* 0.28*** 0.07 0.11 0.12* 0.17*** 

(0.06) (0.05) (0.05) (0.04) (0.08) (0.05) (0.01) 

常数项 
0.31*** 0.33*** 0.19*** 0.30*** 0.32*** 0.27*** 0.28*** 

(0.04) (0.06) (0.04) (0.04) (0.08) (0.06) (0.02) 

观测值 1457 1148 1061 1544 985 773 847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时间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地区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Y 

adj. R2 0.059 0.069 0.073 0.079 0.115 0.058 0.030 

6. 结语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 2018 年及 2020 年的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青年就业

质量的提升效应，得到结论如下：(1) 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控制变量被

纳入模型后，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同时，在分维度层面，数字乡村建设提升青年就业质

量具体表现为提高了劳动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并改善了社会保障水平，但对工作强度无显著影响。(2) 在
控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均表现出仅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质量产生显著

的影响。在分维度层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但对工作强度与稳定

性影响不显著；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劳动收入的正向效应最显著，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乡村治理数字化

则提升了工作稳定性，却加剧了部分青年的工作强度；乡村经济数字化则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3) 在异

质性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对男女青年就业质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男性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高于女性

组；对 18~30 岁青年群体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显著，对 31~44 岁群体作用较弱；数字乡村建设对青年就业

质量影响呈“西高东低”格局，西部作用水平高度显著，中部有一定影响，东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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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政策启示如下：(1) 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青年就业质量的重要提升

作用，进一步强化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政策支持力度，扩大通信网络覆盖和智能终端普及，持续推进“宽

带网络 + 5G”的双网全覆盖，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改善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2) 数字乡村建设应注

重各维度的协同发展，对数字基础设施单一维度的推进可能不足以显著提升青年就业质量。政策制定者

应考虑多维度的综合作用，强化对社会保障、劳动收入和工作稳定性的支持，同时合理调控工作强度，

以实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具体而言，支持乡村生活数字化发展，运用政策和资金等，扶持农

村电商、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拓宽青年增收渠道；优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应用，建立减负机

制，在治理服务过程中，推行“一次录入、多部门共享”模式，同时，针对复杂事项，仍然保留线下窗

口，避免完全依赖线上服务而增加隐性工作量，还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监测劳动者业务量，动态调配人

力资源，避免因线上服务集中导致个别岗位过载；推动乡村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强技术应用与劳动力技

能匹配，人社部门联合头部企业开发分阶段数字技能认证体系，获得相应技能认证者优先对接企业用工

需求，从而提升青年数字技能。(3) 对女性主导的乡村数字行业从业团队提供适当的启动资金支持；同时，

加强对女性青年的数字技能培训，在县域职教中心开设相关数字课程，如夜间授课、托育服务等，帮助

她们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就业质量。(4) 针对 18~30 岁青年群体的数字技术适应优势，应依托在线教

育平台为其提供更多、更易获取的教育资源，着重培养年轻高科技人才，此外探索建立数字职业技能认

证体系，将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纳入职业资格考核，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认可以及就业优先推荐等机制，

激励青年主动提升数字素养；针对 31~44 岁青年群体，加大财政对在职培训的补贴力度，鼓励企业联合

职业院校开发模块化、场景化的数字技术应用课程，同时遴选年轻技术骨干与传统从业者结对，共同提

升职业技能，通过提供更多的职业转型支持和再培训机会，降低该年龄层次群体的学习成本，促进其适

应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组织变革。(5) 在西部地区，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对贫困县给予相应的

建设补贴，提升数字技术的普及率和应用水平，与此同时，组织东部互联网企业定向输送培训资源，进

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帮扶；在中部地区，推动本地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多技术适配型岗位；

在东部地区，推动最新数字技术融入生产全流程，同时探索数字经济与现有劳动力市场的深度融合，挖

掘数字乡村建设对就业质量的潜在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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